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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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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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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文广影视局、县文明办主办，县图书馆承办的“2014 年崇明故
事会大赛原创故事大赛”日前落下帷幕，经专家评选，最终共有 18 篇原
创故事获奖。

本期刊登荣获一等奖的三篇优秀原创故事作品（略有删减），以飨
读者。

由档案馆推荐

由城桥镇推荐

由建设镇推荐

甲：故事发生在 2013 年 6 月 14 日
中午，在建同村居民点一幢小楼里出
现了惊人的一幕。只看见一位妇女披
头散发、呼天喊地，准备跨出二楼阳台
栏杆、纵身一跳，结束自己的性命。

楼底下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哭喊
着：“妈妈，你不要跳，不要跳！”旁边还
站着一位老人苦苦哀求：“儿啊，不能
死呀！你死了，叫我和你娘怎么办
呀！”

乙：哭声喊声呼救声，惊动了附近
居民，大家纷纷赶来。几个好心人，有
的打电话给 110、120，有的打电话给
村主任，有的打电话报告镇调解委员
会请求调解救人。

甲：“嘀铃铃——”“喂，这里是调
解委员会办公室，请讲。”

乙：“建同村十二队三组有人要自
杀，快点来救人——”

甲：接电话的是镇调解委员会资
深调解员陆正邦，老陆接到电话，感到
事态严重，直奔建同村而去。

乙：扬言要自杀的妇女是谁？她
是一位外来媳妇。姓柯，叫柯名花，8
年前，从安徽农村嫁到崇明，丈夫叫秦
世利。婚后，夫妻感情尚可，又有了一
个可爱的女儿。但之后，由于双方生
活习惯不同，脾气性格不合，夫妻关系
出现危机。一年前，终因感情破裂判
决离婚。

甲：判决离婚后，柯名花因为思念
女儿，经常偷偷来看望。秦世利花言
巧语诱骗前妻，不仅从感情上欺骗柯
名花，在经济上谎称要开公司做生意，
将柯名花辛苦积蓄的五万五千元骗到

手，过后柯名花感觉苗头不对，才知上
当，向秦世利讨要五万五千元。没想
到秦世利早已做好手脚，编造证据，反
诬柯名花欠他七万元，有借条一张，柯
名花亲笔签名。柯名花真如五雷轰顶，
心胆俱裂，决定以死抗争，讨回公道。

乙：现在柯名花一只脚已经跨出
阳台栏杆，她声嘶力竭、心灰意冷，体
力消耗到了极点，声音嘶哑地喊叫着：

“杀千刀，五万五千元还给我！”
甲：这个“ 杀千刀”秦世利在哪

里？他正蹲在墙角头吃香烟，上身赤
膊、脚穿拖鞋、头发蓬乱、面孔煞白，一
只头拱在裤裆里一言不发。

突然间，从人群里传出来一个声
音，像晴天一声霹雳从天而降：“秦世
利，站出来！”大家一看，是镇政府人民
调解委员会陆正邦。

乙：柯名花，她不认识陆正邦，但
听到调解委员会，心里想，调解有什么
用呀，还不是你们崇明人帮崇明人，咬
了咬牙说：“我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不
解决，我死给你看！”

甲：三分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性
命。陆正邦顿时觉得自己肩上有千斤
重担。来到现场后，他已经和村委会、
周围群众了解过情况，早已胸有成竹，
凭借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马上爽
快答应，“好，给我三分钟，还你一个公
道！”

“秦世利，我看你不叫秦世利，叫
‘寻事体’，寻点事体做做，是吗？俗话
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百夜夫妻海洋深，
你倒好，怎么能够看着她跳楼，无动于
衷呢？你的良心哪里去了？你的道德

哪里去了？”陆正邦用了第一个法宝，
用“情”字打动对方。

乙：柯名花一听，有点道理，不过
一想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听，你说的
再好听也没有用，那张假的借条还在
你手里呀，“杀千刀，你知道我不识字，
骗我写个名字，你这张借条是假的，我
死不瞑目！还有两分钟！”

甲：陆正邦马上叫秦世利把借条
拿出来，“你说说，你哪里来的七万元
钱？她为什么要向你借七万元钱？借
给她是银行转账还是现金支付，转账
的凭据有吗？现金支付的证人有吗？
快点讲！”秦世利眼睛白瞪白瞪讲不
出。陆正邦用第二法宝，用“理”字教
化对方。

乙：柯名花一听心里想，“借条作
废”，最好当场撕了或者用火烧毁才算
呀，“我不上你当。你说作废就作废
了？我不相信！还有一分钟！”讲完又
呜呜大哭起来。

甲：“秦世利，如果你坚持要这七
万元钱，你已经触犯刑法了，这是敲诈
勒索行为。派出所民警在这里，可以
马上把你带走。”这是陆正邦用的第三
法宝，用“法”字来震动对方，这时秦世
利汗水直冒，自知理亏，只好讲：“我错
了。”

乙：“五、四、三、二、一”
甲：“一”字还没出口，只见陆正邦

当场把借条撕毁，用火点着，借条化为
灰烬，救了一条性命。这真是：

甲、乙：人命关天倒计时，千钧一
发抢及时，人民调解为人民，和谐篇章
谱新词。

才吃过晚饭，南江小区的路上，就
响起了电喇叭的声音。退休工人陈师
傅拿着摇铃在叫：“夜幕降临，大家小
心。液化气要关好。门窗要关紧！”原
来，他是小区里的安全巡查员，人虽退
休，仍乐于当个志愿者。

这边陈师傅在喊叫叮嘱大家，那
边又走来了一个人，就是新调来管理
几个小区的物业公司负责人阿张。他
虽然来到这里的公司没几天，但是却
提出，为建设美丽崇明打造和谐社会，
物业公司要走出大门，主动向社区居
民打听有什么需求。今天下班后，他
来到南江小区走访，假如谁家有马桶
管道堵塞自来水滴漏，顺便也可以为
他们修理修理。

小区范围不大，两人在路上碰了
头。见天这么晚了，还有人在小区里
兜法兜法喊什么修自来水马桶，老陈
不由得起了怀疑，问：“你是修抽水马
桶、自来水的？”阿张幽默地拍了拍随
身所带的板头、老虎钳等工具说：“是
呀，这是我的身份证。哎，老同志，你
们家阿有什么要修？我是志愿者，下
来免费为大家服务。”“我家没什么
修。”“那好，我到别处去问问。”老陈盯
着他离开的方向，思索起来：常有志愿
者到社区来服务，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他。最近公安部门提醒大家，近来骗
子花招多，我倒要多个心眼……哟，他
做啥在那边揿人家门铃？于是就喊起
来：“喂，你过来。你是干什么的？”阿
张过来说：“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我是志愿者，义务为居民修理水电。”
老陈不由嘿嘿冷笑起来：“真是说的比
唱的还要好听。你走路东看看西望

望，没有一个目标。”阿张说道：“老同
志，老实告诉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只
能一家一家问，看哪里需要哪里就是
我的目标。”老陈肚里暗想，真叫人不
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他皮肤白白
嫩嫩，走路斯斯文文，其实是个作案的
老手，骗人的能手。于是动了心眼，追
问阿张是哪个单位的人。阿张说自己
在物业公司工作，是新来的，到小区沟
通与群众的联系。老陈早就忍不住，
说：“你真行，讲出话来真动听。又是
争当志愿者，又是为民服务。告诉你，
电视里面对这种举动早曝过光，一些
骗子嘴里讲上门服务，实则专搞偷盗
拐骗。你说你是志愿者，你的胸卡让
我看看。”“胸卡？我是义务的，也要胸
卡？”“当然要。如今社会上假货不
少。你的额骨头上又没写字，究竟是
李逵还是李鬼啥人知道？你看我在小
区里巡访，身边的臂章就有许多。”“啊
呀，老同志，你人老心红，一心为公，我
要好好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正当争论的时候，小区 5 号楼底
层的苏大妈来了，急着要找老陈想办
法。原来，她刚才接了皮管给小区里
新种的绿化浇水，谁知水龙头突然坏
了，怎么关也关不住，水淌了一天世
界，要老陈去帮忙修修看。老陈一听，
啊呀，这不是买糖跑进药材店，造屋来
请箍桶匠。水电生活自己是海滩头开
店外行。苏大妈急得要调转身去找别
人，一旁的阿张说：“别急，我会。我去
修。”拉着苏大妈要走。“你不能去。”老
陈拦住道。“啊呀，你怎么搞的，自己不
会修，又不让人家去，想看我的好戏？”

“不是为了看好戏，是为了你。他身份

不明，来路不正。”“你怎么知道？他的
额骨头上又没写字。”正在这时，那边
喊了起来：“奶奶，水要淌到房间里来
了。”苏大妈拉着阿张就走：“我才不管
人家是什么，只要能替我修好水龙
头。”两人离去时，老陈不放心地叮嘱
了一声：“当心点，有事打我手机。我
在这一带巡逻。”

没多少时间，老陈听到那边传来
苏大妈“拦住他，别让他走”的喊声。
老陈想：“果然，我没看错人，他真是黄
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好心肠。”一会阿
张奔过来，老陈上前去拦，哪知道他一
个趔趄，摔倒在地，连手机也掉在地
上。老陈拖住阿张：“看你跑到哪里
去？走，跟我走。”苏大妈赶来不由大
惊，将老陈一把推开：“啊呀，你怎么能
这样对待他？”“你可不能学农夫和蛇
里的农夫，我捉牢他是为你啊。他有
没有对你行凶？刚才我拦他的时候，
碰到了血。”苏大妈说：这要怪你，你把
他的工具没收了，他用我家里的一把
旧 扳 手 ，一 不 小 心 ，手 被 划 破 了 。”

“啊？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
拦住他？”“他不但给我止住了漏水，见
我家的水龙头坏了，还硬要替我买，我
不肯，所以才要你拦住他。咦，他人
呢？一定是偷偷地去买水龙头了。老
陈，他叫阿张，是物业公司新来的经
理，为了创建文明小区，主动下社区服
务。他讲我为绿化浇水美化环境，是
为创建文明镇努力。你呢，忙着安全
巡查建设平安社区，也是为创建文明
镇工作，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对，是同一个目标。“陈师傅笑着
说，“我们找阿张去。”

元旦期间，春兰
婶 的 娘 家 叔 伯 侄 子
结婚，三请六邀，请
她 去 吃 喜 酒 。 春 兰
婶推不过，带了五岁
的 小 孙 子 文 文 回 了
趟娘家。酒席台上，
菜肴丰盛，宾客们送
的 礼 金 也 很 丰 厚 。
春 兰 婶 包 了 500 元

“人情”、300 元“压岁
钱”，算是中等水平，
却等于她两个多月的
日常开销——都说人
情不是债，心里总感
到有些惋惜，但也很
高兴，算是在娘家亲
友面前撑了下面子。

春 兰 婶 生 性 要
强 ，在 娘 家 住 了 两
天，惦念着家里的零
零碎碎：棚里的鸡啊
鸭啊，地里的油菜啊
蚕 豆 啊 ！ 坐 不 住 了
—— 家 里 只 有 自 己

和小孙子婆孙俩过日子，丈夫六年前
去世了，儿子和媳妇都在上海开差头，
平时家里没有别人，虽说已经托隔壁
邻居照看，但总是放心不下。于是，硬
是辞谢了娘家人的挽留，带着小孙子
回来了。但当她走到自家宅前的河沿
上，跟几个邻居打招呼时，却感到有点
异样——邻居们的笑答声和表情有一
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高兴，又像是同
情，更像是在幸灾乐祸！春兰婶不由
得心里突兀了一下，警惕了起来。

春兰婶拉紧小孙子的手，快步走
到自家屋前，蓦然见堂屋门开着，原来
是儿子和儿媳妇在家，心情这才松弛
了下来。但一想又不对，儿子说是元
旦节假日生意好，开差头能多挣钱，不
回乡下，现在怎么突然回来了？怕是
出了什么事？春兰婶的心又收紧了。

春兰婶急忙走进院子，想问个究
竟。儿子和儿媳妇已迎了出来，亲热
地叫她一声“姆妈！”小孙子也早已挣
脱手扑前去，被媳妇抱住欢笑嬉闹开
了。春兰婶见儿子和媳妇表情正常，
一如以往，稍稍放了心，问道：“你俩怎
么回来了？”儿子笑着答道：“想你呐，
回来看看！”春兰婶盯着儿子，有点怀
疑，追问道：“别骗我！没有要紧事，你
俩是不回来的。”儿子素常老实，只好
直说：“是有两件小事，回家来跟你商
量。”春兰婶逼问道：“小事！什么事？”
儿子迟疑了一下，没说，把春兰婶扶进
了堂屋。

春兰婶在堂屋中间的四方木桌旁
坐定，儿子这才说道：“姆妈！这两件
事虽是小事，但也是大事，我说了你可
别生气。”春兰婶知道儿子的性子，平
时怕自己，于是放软了口气说道：“你
说吧，有事我顶着！”儿子说道：“第一
件事，文文快五岁了，我们走后门给他
找了个学校，开春就上学。老师要我
们先把文文带到上海，熟悉熟悉环境，
这次回来领他去，不知你同意不同
意！”春兰婶听了，不由得一愣，心里
想，文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感情特
深，但小孩上学是大事，上海学校教学
质量比乡下的高，为了文文的将来，不
管舍得舍不得，只能同意。于是点点
头，说道：“文文是该上学了，你们带他
去吧！”接着问道：“第二件事是什
么？”儿子看着她的脸色，呐呐地说道：

“第二件，就是土地流转，我们帮你把
合同签了——”

春兰婶一听惊呆了，猛地站起身，
瞪着儿子，怒叱道：“你疯了，你怎么敢
把合同签了？你是在要我的命啊！”儿
子见她发怒，急忙答道：“今天上午，李
村长拿来合同，我们就把字签了。”春
兰婶嚷道：“好啊！你们瞒着我，签合
同，你们这是抢我的地——我找李村

长去，把合同撕掉！”说着，她转过身，
向外奔去。

这时，儿媳妇见状，赶紧上前一把
拉住，对春兰婶说道：“姆妈，你冷静
点，你错怪你儿子了！其实，签字是我
的主意。她知道儿媳妇的性格有点像
自己，吃苦耐劳，敢作敢为，因而对儿
媳妇总是看高三分，既然儿媳妇这么
说了，她得问个究竟。

原来，早在三年前，村里想把土地
流转，并小扩大，发展集约化高效生态
农业和特色种植业，动员农民把承包
地交出来，每亩每年补助 600 元。村
里大多数农户因为壮劳力都外出打工
了，留下老年人种不了地，大都同意
了，但春兰婶自己力气好，能种田，加
上嫌补助金少，不同意土地流转，事情
搁浅了，许多村民对春兰婶也就有了
意见。到了今年，村里又提出搞土地
流转，每亩每年补助金 800 元，增加了
200 元。其他农户都同意了，在流转
合同上签了字，唯独春兰婶仍然不同
意，村里做了好多次工作也没有用。
由于春兰婶的 5 亩承包地恰好在全村
土地的中间位置，她不同意流转，整片
土地就没办法统一布局。因此，村里
十分着急，李村长来了好几只电话，请
春兰婶的儿子和儿媳妇帮着做工作。
儿子和儿媳妇商量后，觉得应当支持
家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赶回
家，趁春兰婶不在家，代替母亲签了合
同。儿媳妇对春兰婶说道：“姆妈，人
家的老年人多清闲，天天打打牌，说说
笑话，晒晒日头，安度晚年。而你也五
十多岁了，为了这 5 亩多地，长年累月
忙在地里，起早摸黑，我们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儿媳妇说着，眼里流下了泪水。
春兰婶听了也被感动了，说道：“你俩
的孝心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可知
道，这 5 亩多地，我和你过世的父亲种
了有 20 多年。你们想想，建这座房子
的钱、你父亲死后的丧葬费、你俩结婚
时的花费、前年你们在上海买房子的
十多万元首付款，都是这 5 亩地上出
产的。你父亲去世时对我说，土地是
种田人的命根子，丢了土地就是丢了
命根子，要我千万不放弃那 5 亩地，所
以我才咬紧牙，不同意把土地交出
去。再说，我还有力气做点活，没有了
土地，我闲着，又不能多帮你们一点，
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儿子说道：“姆妈，这土地虽然流
转了，但仍有承包权，土地还是我们
的，这点你大可放心。你说没有了地，
怕闲着，我也给你想好了，你可以养羊
养鸡，搞养殖，一样可以挣到钱，还比
较省力。”儿媳妇说道：“对，姆妈，我娘
家三星镇有好多人家养羊，有的专业
户一年能挣几十万。我爸爸妈妈也是
养羊户，我去抱几只小羊来，你先养着
试试看，等有了经验，再扩大规模，当
养羊专业户。”

春兰婶看着儿子和儿媳妇，觉得
小辈还是想着自己的，感到了浓浓的
骨肉深情，眼中闪着泪花，点点头，算
是默认，一场风波消散了。

第二天清早，儿媳妇从娘家抱来
了三只羊羔，儿子把一间柴房屋改装
成羊棚，春兰婶的养羊事业开始了。
早饭过后，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动身
到上海，春兰婶送出院子，一直目送他
们远去。她回过身，望着前面田野中
自家的那 5 亩地，似乎看到，要不了多
久，这一片将布满一座座乳白色的塑
料大棚，或是茁壮生长着的青翠碧绿
树苗，世世代代传衍下来的沙洲景色
会更加美丽更加诱人。她突然感到有
一种失落，而当她听到院子里那三只
小羊羔的“咩咩”叫声，看着它们像棉
花球一样活蹦活跳的可爱模样，心里
又涌起了一股母性的温柔、一股生命
的活力、一股生活的新的希望。


